
美国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及其舆论影响

范士明

　　新闻媒体是美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

道① ,也是影响美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。无论在

舆论的形成、传播 ,还是对舆论的控制、管理过程

中 ,新闻媒体都发挥很大作用。因为现代新闻传媒

并非仅仅传播信息 ,还向人们提供思维和行为模

式 ,如通过创造“形象”暗示哪些是重要的、合乎道

德规范的和可以接受的 ,哪些不是 ;媒体还提供重

要的政治传播渠道 ,起到政治整合与同化作用。此

外 ,在美国 ,传媒协助维护着一套政治准则并监督

政府。对于那些人们不能亲历的事件 ,媒体塑造的

故事和形象尤为重要。从这个角度讲 ,加强对美国

媒体国际报道特点的认识并对其舆论影响做出进

一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。

美国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
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数量是否足够 ,质量如

何 ?是否很好地完成了让公众知情的任务 ,并反映

了公众舆论 ? 外国政要 ,甚至美国的政府官员、社

会名流乃至普通公众 ,常常认为媒体过于玩世不恭

或注意负面报道 ,为媒体“打分”不高②。但大部分

媒介人士认为 ,总体来说 ,媒体做得相当不错 ,有些

问题属美中不足。

美国社会学家甘斯 ( Herbert Gans)在研究中总

结了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最多的七个方面 :总统

和部长们出访 ;直接影响美国人的事件 ,如开战、石

油禁运等 ;“集权国家”或前集权国家的政治军事问

题 ,共产党或法西斯背景较强的国家的选举 ;导致

领导人更迭的他国选举 ;政治冲突、政变、革命、暴

力示威 ;严重的灾难、灾害 ;独裁者 ,特别是涉及其

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对待③。格瑞波 (Doris Graber)

说 ,“美国电视、报纸上明显缺少的是外国普通人的

普通故事”,“关于外国的报道必须采取引人入胜的

形式 ,强调暴力、冲突、灾难、及时和新颖”,这些常

导致报道缺乏连续性和深度 ,忽视社会经济发展问

题 ,过分注重负面报道④。她说 :“‘没有什么新闻是

好消息’变成了‘好消息不是什么新闻’”(No news

is good news has become good news is no news)。这

与其说是对媒体的批评 ,不如说是对美国式国际新

闻报道的概括 ,其主要特点一目了然 ,即强调批评

性和冲突性 ,后果是容易出现简单化和戏剧化的报

道。这在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和对华政策报道中

也不例外。

美国的传媒为什么偏重负面报道 ? 其原因既

包括体制上的 ,也包括文化和政治上的。从体制上

讲 ,媒体报道的简单化、戏剧化倾向首先来源于媒

体要考虑吸引读者、观众 ,取得商业利益。相应地 ,

对电视时间和报刊版面等因素的考虑会限制深度

报道。商业化运作是媒体取材、评论的重要视角。

第二 ,国际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往往相似。事实

上 ,在美国 ,相对只有极少数媒体拥有独立的驻外

记者 ,而大部分对外政策报道又相当依赖政府。第

三 ,行业内的限制 ,特别是所谓的“把关人”的作

用⑤。从文化上 ,媒体报道要遵从某些原则、套路

和模式等 (如“批评性”、“客观性”)。类似的新闻哲

学是一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,是新闻从业者奉为圭

臬的工作指南 ,因而“是分析美国新闻报道不能缺

少甚至最重要的因素”。从政治上讲 ,媒体可能受

到三种影响 :一是国际报道“必须在美国政治的背

景和文化中运作”,“要让主题与国内 (问题)相关易

懂”⑥;二是记者个人的价值观念 (不管是主流派

的 ,还是“自由派”的)常常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们

的报道中 ;三是记者也是普通人 ,也有喜怒哀乐 ,在

面对涉及本国利益的冲突时 ,也有爱国或偏护倾

向。这些 ,对理解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 ,包括中国

报道 ,是十分重要的。

常常有人批评美国的新闻媒体在报道中“不负

责任”。媒体的报道到底应对谁负责 ? 负什么责 ?

这要看从什么角度回答。美国新闻从业者认为 ,

“客观”报道是对社会最大的责任。他们常常以此

反驳对媒体的批评。他们认为 ,媒介的工作不是使

政府顺利推行政策或促进两国友好 ,记者就是要把

客观发生的事情展现在受众面前 ,善恶美丑、是非

曲直应让受众识别评判。如果请美国记者做“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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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协”的工作 ,他们一定会暗自发笑 ,甚至直截了当

地回答说 :“阐明国家利益不是媒体的工作 ,媒体也

没有责任造就知情的公众。媒体只是提供信

息”⑦。另外 ,媒体人士常常提到的另一点是 ,媒体

要发表多样的意见 ,而这些意见不见得是代表媒体

的。

不过 ,绝对的客观和平衡是不存在的。实际

上 ,事件本身并不会说话。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个

选择、抽取过程。“作为信息的提供者 ,媒体不是完

全中立的。每天 ,新闻工作者都要作出重要的选

择 :报道什么 ,忽略什么 ;在报道中采用什么消息

源 ;如何处理故事———是在头版头条还是在看不见

的地方 ;要不要有后续报道等。这些决定常常受到

商业利益的驱使 ,也和对公众想要知道什么的判断

有关。⑧”要选择就会有标准。“特别是主流媒体 ,它

们倾向于加强主流价值观念和权势阶层的观点。

这不是因为它们听从雇主的命令 ,而是因为它们自

己认同于那些价值观念 ⋯⋯”⑨一位美国记者说 :

“大部分新闻建立在一套给定的未经怀疑和触动的

政治前提之上。驾驭大众传媒的男女们不是不偏

不倚的电脑 ,他们有一种思维定式 ,在客观性的论

调下面掩藏着明确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⋯⋯福

利资本主义、上帝、西方 (优越论 ?)、清教主义、法

治、家庭、财产、两党制 ,或许还有最重要的 ,即相信

国家在使用暴力的时候只能是防御性的。我不相

信哪一个白宫或电视网的分析家不相信这些观

念”⑩。

有人时而倾向于把美国新闻报道中的“利”(商

业效益)和“义”(社会效益)对立起来。媒体因为抢

时效、抢受众而损害报道质量的例子是有的。但

是 ,从美国人的角度看 ,国际报道中的利—义关系

却并非总是对立的。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政治性

报道 ,往往正是从正面或反面迎合、衬托了美国的

价值观念的报道。只是站在他国的角度看 ,“利”

“义”之间可能出现冲突罢了。

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
很少有人怀疑媒体是否能够影响人们的看法。

不过 ,具体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看法 ,

如何影响 ,则众说纷纭。

首先 ,研究者对媒体舆论效果的认识走过了

“强—弱—强”的道路。本世纪 30年代对媒体效力

的看法集中反映于所谓的“注射论”、“子弹论”,或

曰“无限效果模式”。它认为传媒对人的影响是直

接的、巨大的 ,受众像靶子一样 ,处于被动接受的地

位 ,只要传媒向他们“射击”,就会“中弹”�λϖ。照这种

推理 ,“谎言重复千遍也会变成真理”实不应被怀

疑。那一时期 ,德国纳粹对国内宣传攻势的成功等

被认为是对这种理论现实上的支持。但从 40年代

起 ,对媒体影响效果的研究开始认为媒体对普通公

众的直接影响是很有限的 ,公众并非对从媒体得到

的所见所闻全盘接受。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“两

极传播”理论。它认为公众并不直接依赖媒介 ,而

更信任舆论领袖 ,所以如果说媒体对公众有影响的

话 ,大多是通过中间环节实现的 ,即媒体首先作用

于舆论领袖 ,再由这些人传播给公众。因此媒介对

公众的影响是两极甚至多极的传播过程。与此类

似的是“社会关系传播理论”。它认为人对人的传

播要比传媒对人的传播更有效 ,朋友、邻里、舆论领

袖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更大。40年代对选举的研究

支持这个结论。两极传播理论往往涉及教育水平

和舆论形成与传播的关系 ,为下文中所提到的“政

党—精英模式”奠定了基础。此外 ,还有“有选择接

受”理论。它认为受众容易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观

念、支持已有观点的内容 ,否则便对传媒持怀疑和

排斥态度 ,结果是传媒只加强受众的原有观点而很

少改变它们。这些“弱效理论”直到 60年代仍占支

配地位�λω。上述理论均诞生在电视大规模普及以

前 ,其中的媒体主要指报纸和广播。六七十年代 ,

随着电视的普及程度越来越大 ,对媒体影响效力的

研究重新出现了强效论的势头。“越战”结束和“水

门事件”中新闻媒体的作用 ,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

冷战结束以后 ,技术进步和媒体的全球化更导致出

现了媒体“舆论寡头”的说法。

不过 ,在新强效论兴起时 ,争议仍然存在�λξ。

因为不仅媒体的社会影响在增长 ,对媒体的利用和

操纵管理 (manage)也在增长 ,即媒体的影响力和对

媒体的操纵力可能是同步发展的。这相对削弱了

媒体独立的舆论作用。就是说 ,讨论媒体的舆论作

用之一是考虑舆论源和受众对媒体的作用。一个

例证是各种公共关系办公室、公关公司和新闻秘书

近些年在美国的各种机构中数量大长。双向影响

同时递增相对改变了对媒体社会影响的单向研究

方法 ,使有关媒体效力和公众舆论的研究更趋复杂

起来。

争议导致研究必须向更细致的方向发展。格

瑞波认为 ,衡量媒体的影响效果不应只比较在具体

细节上受众的记忆与报道的差别 ,即使受众不能记

清细节 ,他们仍然可以 (通过报道)意识到问题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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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性。在不同情况下 ,对不同的人 ,同样的报道

影响也不一样�λψ。她认为 ,媒体的影响之所以重

要 ,不仅在于一小部分百分比往往具有很大的政治

意义 (如 1 %—2 %的人也可能对选举的结果造成

根本影响) ,还在于媒体往往影响有政策影响力的

精英�λζ。

媒体常常以哪些方式影响公众舆论呢 ?

一个分析可以概括为“强化说”。就是说 ,在改

变公众既成态度和行为上媒体影响较小 ,但媒体对

于强化受众已经持有的看法时影响较大 ,即受众往

往愿意接收符合自己逻辑的说理�λ{。进一步说 ,媒

体的报道要考虑受众能否接受。这导致在实际操

作中 ,媒体会带有预期 ,迎合它所设想的公众的喜

好。

第二种分析可以概括为“累进说”。“累进说”

侧重于从一个较长时间观察媒体对公众的影响 ,认

为媒体通过评论、强调、用语和象征等反复刺激以

影响公众 ;但这种影响仍然难以通过狭义的“科学”

方法显示出来 ,很多媒体的效果是难以在短时间内

捕捉的 ,而是呈累进状态 (cumulative process) �λ|。

第三种分析可以概括为“戏剧说”,即媒体通过

出乎意料或震撼强烈的戏剧性报道一举给受众留

下深刻印象。例如 ,皮由中心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

论是 ,受众对一般国际新闻不太感兴趣 ,说不清媒

体是在引导还是在反映公众舆论 ,但对某些戏剧性

事件或悲剧性事件的报道则对公众影响较大�λ}。

媒体与精英舆论

乔姆斯基认为 ,媒体为权势阶层服务的观点可

能会引起不同意见 ,但如果说在外交政策上媒体与

精英和政府间的互动大于媒体与普通公众的互动 ,

则可以找到相当多的支持。

首先 ,媒体报道外交事务的信息源多为政府官

员和精英 ;从新闻形成的角度看 ,外交政策方面的

消息主要呈政府—精英驱动模式。媒体一般按图

索骥 ,主要依赖官方的信息 ,同时寻找不同意见。

当政府内部的分歧扩大 ,精英阶层出现冲突的时

候 ,媒体就会提供更多的消息 ;反之 ,媒体的报道就

趋向枯竭。媒体上的消息又受到政府新闻管理

(news management)或公共关系的影响。

其次 ,政府和精英更重视媒体的报道 ,并试图

施加影响。很多学者指出 ,媒体可以影响普通公众

的意见 ,但由于公众大多数情况下不关注政治 ,不

留意媒体上的信息 ,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仍然有

限。相比之下 ,媒体对于决策者、有政策影响力的

人和关注问题的公众影响更大。因为“外交政策精

英们 ,包括政府官员 ,相当依赖有影响力的媒体”,

也更努力去影响媒体的报道�λ∼。在媒体、公众舆论

和决策者的关系中 ,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,决策者总

倾向于从媒体上寻找政策反馈 ,把媒体的报道等同

于公众舆论 ,并加以利用。有人说 ,“官员们依赖记

者和评论员 ,以快速了解公众的想法。结果 ,传媒

不仅影响公众舆论 ,传媒在官员眼里就成了公众舆

论。(一部分官员)激起公众的反应、公开民意测

验、试图影响媒体上的舆论制造者 ,都是为了让另

外一部分官员明白公众支持某项政策”�µυ。科恩也

发现 ,媒体并不提供官员、舆论领袖和普通公众间

的大循环 ,而主要是一个封闭的圈子 ,“官员们所描

绘的不是大众舆论 ,而是在媒体透露信息后出现的

来自国会、使馆区乃至媒体本身的政治反应”,官员

们把这些当作公众舆论�µϖ。

由于媒体被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认为有

日益巨大的影响力 ,所以政府官员对媒体的利用和

管理愈发加剧 ,影响媒体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日趋复

杂。“新闻管理”是一个经常看到的词汇。美国政

府各部门几乎都有专门的公共关系或新闻办公室 ,

议员则有一个或多个处理与媒体关系的助手。不

管是行政还是国会 ,都经常向媒体散发大量资料 ,

以影响传媒。在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上 ,经常看到

政治精英或侃侃而谈 ,或唇枪舌剑 ,利用媒体推销

自己的观点。

第三 ,主流媒体本身就常被看作是精英的一部

分 ,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是通过其他对外政策精英阶

层实现的 (莱斯顿就认为新闻媒介的影响经常被夸

大。实际上 ,那种影响大多是通过间接形式———通

过国会、使馆、学界———实现的�µω)。著名记者们认

为“他们的作用不仅在于叙述故事 ,而且在于提高

公共话语的水平 ,或者说 ,改进政治阶层内的自我

对话方式”�µξ。前法新社社长莫伊赛 (Claude Moisy)

总结说 ,“不管喜欢与否 ,有那么一个领导阶层 ,包

括政客、官员、教育家、记者和作家等 ,他们在某些

问题上影响公众 ,引导或误导公众支持政策决定。

即使在大众传播的时代 ,日常国家对外关系在相对

冷漠的公众的默许下 ,仍然是一小批知情的权势阶

层的领地”�µψ。

需要指出的是 ,精英舆论和媒体的相互作用 ,

并非与大众舆论没有关系 ,而是以整体的公众舆论

为背景展开的。如果把媒体看作“一小撮”人的工

具 ,又过于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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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 ,美国公众对对外事务的了解主要是通过

媒体完成的。新闻报道是公众形成看法的重要环

节。但由于新闻哲学、媒体商业运作、价值观念和

国家利益的影响 ,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尚存在难以

克服的问题。媒体强调客观性并不能排除其倾向

性。媒体可以通过大规模报道“激活”某一问题上

潜在的公众舆论 ,还常常通过强化受众头脑中已有

的 (乐于接收的)形象 ,或通过累进或者戏剧化的报

道 ,影响公众的态度。媒体的选择和象征是造成影

响的主要手段。此外 ,在缺少重大戏剧性事件的情

况下 ,媒体的影响更可能是累进完成的。媒体与不

同层次的公众发生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,在国际事

务上 ,媒体尤其与精英人士存在较多的联系和相互

影响。更复杂的是 ,媒体与其报道对象和受众是相

互影响的。就是说 ,在考虑媒体对别人的影响时 ,

也要考虑它还可能被利用或迎合公众 ,特别不应忽

视精英人士利用传媒和媒体迎合公众的一面。这

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力。媒体

是塑造舆论的因素之一 ,但媒体也受到精英和普通

公众的影响 ,它单独决定公众舆论的说法缺乏令人

信服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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